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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获取到开放知识环境
——高校图书馆数字馆藏发展政策研究与实践

摘要:从环境、政策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分析开放获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基于数据的科学研究第四范

式对数字馆藏发展政策的影响，提出面向开放知识环境的数字馆藏发展核心政策和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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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源自布达佩斯

开放存取倡议（BOAI），是指科研人员将论文、专著、

图书、演示稿、数据、课件等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

术期刊或存放于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的、不受限的

方式供读者阅读、下载、保存和利用。

开放获取的理念由来已久，但开放获取运动如火

如荼地开展是在互联网时代，其本质是数字时代学术

交流模式的转型和发展。纸媒时代，大部分学术期刊集

中在少数商业出版机构手中，出版商控制学术出版领

域，加速学术出版商业化进程，形成日益严重的市场垄

断，学术交流渠道狭窄、滞后、备受控制。随着互联网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术交流不再以传统的纸媒模式

为主，而是依托网络环境，这使得知识交流的内容、形

式和渠道趋于多样化，知识传播呈现时滞短、效率高的

特点，交流范围覆盖整个互联网。

开放的学术交流模式推进了开放数据和开放教育，

构建了全新的开放知识环境。面对开放带来的学术环境

的颠覆性变化，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应及时调整建设

思路，制定前瞻性的数字馆藏发展政策，以适应学校教

学、科研与管理在开放知识环境中的新需求。

1 开放获取现状和发展趋势

传统的学术交流分为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两种

基本类型。正式交流是指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成果，以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或著作的形式传递给其他学者。非正

式交流则是直接发生于学者之间的交流，其内容包括

理论知识、问题假设、研究程序和方法等[1]。网络时代，

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网络的建立，成熟的OA期刊、广

泛的数据分享及平等的教育理念为学术交流方式的

改变奠定了基础，逐步改变图书馆被动接受由出版商

主导的学术交流体系。开放获取不仅赢得了学术界和

图书馆的支持，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从政

府层面，制定了强制开放获取政策，以遏制学术垄断。

同时，为了提高OA期刊的质量，保证学术的严肃性与

可持续发展，面向OA期刊的评价体系也在不断努力建

设中。

1.1 三足鼎立的开放获取环境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开

放获取能打破出版商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加强学术信

息的交流，提高学术交流的时效性和信息使用的直接

性和交互性，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实现资

源共享和公平使用，减少用户之间因为费用引起的信

息鸿沟。因而在近十几年，无论数量、来源范围还是影

响力，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全球最大的OA期刊门户

DOAJ为例，其已收录的OA刊来自136个国家，出版机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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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既有Springer、Wiley、Nature、Elsevier等出版商，也

有IEEE、APS、AMS、AGU等学会和协会组织，还有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科院、印度科学院等为代表的

研究机构[2]。2006年4月底，DOAJ仅收录2,200余种OA
刊，95,400余篇OA论文[3]；而截至2015年3月底已收录

10,351种OA刊，1,859,430篇OA论文[2]。同时，开放获取

期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例如作为独立学术出版机

构的BioMed Central（简称BMC）目前出版277种同行

评议的OA期刊（2015年3月），其中175种刊被JCR收
录[4]。总之，开放获取期刊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以及不

断提升的影响力，使之逐步逼近“成为学术研究主流资

源”的转折点[5]。

开放数据的分享随着科研的发展也日益为公众

所关注。特别是在2007年1月11日，美国微软研究院计

算机科学家吉姆•格雷博士在对计算机科学和远程通

讯委员会作的演讲报告中，提出了科学研究范式在经

历了第一范式经验（Empirical）范式、第二范式理论

（Theoretical）范式、第三范式计算（Computational）
范式后，现已发展到第四范式（the Fourth Paradigm），即

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Data-Intensive Paradigm）[6]。开

放科学数据体现了“信息共享和开放科研”这一现代

科研理念，正在推动科研范式的变革，重塑科学交流

模式。

除了学术期刊和研究数据，教育资源也是重要的科

研成果产出。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率先拉开了OER建
设的序幕，宣布“将其所有的课程资料在线发布，使每

个人都能访问到”[7]。近年来，开放课程运动已从镜像

传统课堂发展到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MOOC不仅突破传统

课程时间、课堂空间以及课程人数的限制，能够满足大

规模课程学习者学习，而且整合了多种形式的数字资源

形成丰富的课程资源，利用多种网络社交工具形成多元

化的学习工具，使教育过程可以真正成为沉浸式、参与

式、交互式、合作化和自适应的过程，以配合不同学习

者的目标。

1.2 强制OA政策和OA评价体系

开放获取已获政府的政策支持，现共有40多个

国家颁布了强制性OA政策。OA仓储强制归档政策

注册网（The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Mandatory Archiving Policies，简称ROARMAP）[8]

为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研究基金提供注册，以记录强制

OA政策的发展历程，要求研究人员通过开放式访问提

供有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在该注册网上，科技发展水

平较高的欧美国家都制定了政府OA支持政策，如欧洲

的Horizon 2020项目[9]、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US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简称OSTP）[10]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 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11]的OA政策、英国

的研究理事会及联合政府政策（RCU K&Coal it ion 
Government Policy）[12]等。这些政策或从经费上支持

OA，或是从学术论文开放的时限上支持OA。

此外，为了解决开放资源的评价问题，出现了不

同于传统评价的网络文献计量学（Altmetr ics）以及

ORCID组织针对学术规范而建立的研究者信用评价体

系。这两者对OA学术评价都具有深远意义，并引起了

广泛关注。

Altmetrics一词由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图书情报博士生Priem Jason于2010年在其Twitter上首

次提出。Altmetric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网络环境下学

术研究的影响力，其最初目的是提供文章级论文影响力

测度指标（Article-Level Metrics）。与传统期刊影响

因子等引用指标相比，其特征与潜在优势[13]包括评价

信息源更广、评价维度更多、评价粒度更小、评估反馈

更及时等，突破了现有文献计量研究理论，支持一切非

传统研究成果纳入评估体系，将有利于提高跨学科的

信息传播速度。

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则是通过为研究者配置唯

一的并可链接到其研究成果的身份标识码，为搜索提

供规范统一的研究人员以及著作成果信息，确保研究

者的作品信用，减少确定研究人员学术成果的时间，

利于学者与相关资助者、出版商和机构跟踪其科研项

目，查找个人学术论文更容易、更精确。从发展前景看，

ORCID 嵌入科研与学术研究生态系统是趋势所在。

2 面向开放知识环境的图书馆数字馆藏
发展政策研究

图书馆虽然已在数字环境中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

和发展，但仍偏重基于文献资源的集成服务模式，与传

统服务模式同出一辙。于是，图书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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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由商业数据库商及出版社主导的文献资源供应体

系将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资源局限于传统的书刊资源，

而基于描述性元数据的资源整合与发现系统，缺乏语

义搜索与知识发现服务功能。目前，基于集成服务的数

字图书馆提供的馆藏数字信息资源集成检索与获取面

临着迅速边缘化的严峻挑战[14]，而数据库商再次走到

图书馆的前面，他们提供的第三方知识服务产品在开放

信息环境或用户知识环境中，支持用户进行科学信息内

容的分析、可视化，并建立个人机构知识库，管理各类知

识资源。因此，图书馆要建立来自第三方的文献资源分

析、管理与挖掘平台，受到数据库商的各种限制。

要改变被动局面，开放合作是图书馆的最佳选择，

联盟式开放知识环境能使参与各方享受到大数据时代

共性与个性的最优资源获取与资源服务。对数字图书

馆来说，外部业务的构建与内部业务一样重要，如何构

建开放知识环境，制定开创性的数字馆藏发展政策将

成为数字图书馆的研究重点。

2.1 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对图书馆数字馆藏发
展政策的影响

“范式”研究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1962
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首次引入科学史研究的。他认为，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是必

须“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

的研究”[15]。

库恩的范式论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论，一

经提出，就引起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以及社会科学家的积极响应，各学科专家都纷纷运用

范式论来分析和说明各自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图书

馆也不例外。在格雷的E-science演讲中，他特别提到在

第四范式影响下的新型数字图书馆概念。他认为：新型

图书馆内容应该是免费的，但管理内容和同行评审却

不便宜；我们不仅需要出版物的档案库，更需要数据的

档案库。报告的最后，他建议：培育数字化的数据图书

馆，建设既支持数据也支持文献的数字图书馆[16]。

格雷的提议对数字图书馆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

事。他的数字图书馆概念里，其实包涵三个层面的建设

任务：第一层面是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第二层面是新

型的数据图书馆，是针对第四范式的科学研究所产生

的大数据而建立的，是具有图书馆意义的数据库；第三

层面是后数字时代的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数据图书

馆”，一种新型的开放学术知识空间或环境的建设。从

文献到信息、从信息到知识，图书馆的主要保存对象除

以出版物为主体的文献资源外，还将包括以开放信息为

主体的数据资源和以知识服务为主体的增值资源。

以上分析可知，第四范式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是

革命性的，它的目标不是改造现有的数字图书馆，而是

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图书馆，与现有的数字图书馆共同

构成未来的数字图书馆。

2.2 开放知识环境下数字馆藏发展政策的
战略重点

面向开放知识环境的数字馆藏发展政策研究，不

是孤立的数字馆藏研究，它不仅涵盖静态的传统文献

资源，而且涵盖动态的现代开放资源。由于内涵与外延

的拓展，数字馆藏发展政策不仅要建立起传统与现代

的桥梁，而且要兼顾到静态与动态的差异，以适应图书

馆在新技术环境中的发展要求。开放合作、跨界融合、

协同管理、标准规范和永久保存五个方面将是数字馆藏

发展政策的战略重点。

其中，开放合作和跨界融合是数字馆藏发展政策

的重要核心战略。面对大数据，图书馆除了资源合作，

还应扩展到知识组织与管理的合作、知识服务的合作

及知识发现的合作，更多地解决海量灰色资源及科学

数据的发现、组织、管理与利用。通过开放知识空间的

合作，将图书馆转化为支持合作学习、合作研究的新型

公共知识平台。由于开放知识环境不受文献类型、阅读

对象、收藏功能、社会功能等限制，具有最广泛、最复

杂的数据来源，因此传统意义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等公共基础文化机构在数字知识空间将逐渐合为一

体，文献、档案、文物等数字资源将登陆同一平台，融

合并形成荟萃人类文化遗产、世界档案、历史文献以及

先进科技成果的超级知识空间。

而协同管理、标准规范以及永久保存是数字馆藏

发展政策的重要保障战略。协同管理政策将为开放知

识环境中的参与方提供与数字资源相关的元数据管

理、数据共建共享、资源检索与发现以及学术知识创新

等公共服务政策。标准规范政策提供整个建设体系的

发展政策与框架结构，规定标准规范的建立与维护机

制、标准规范采用的现行标准与规范集、标准规范的

文本格式与书写规则、标准规范的执行范围等。永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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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政策则保证图书馆的纸本文献、电子文献以及开放

科研与开放教育等各种开放资源通过协同管理政策，

达到永久保存的目标，以节约单个数字图书馆的保存成

本，提高资源的保障率与利用率，充分发挥开放知识环

境的协同优势。

3 开放学术知识环境的建设与实践

对高校图书馆来说，开放知识环境除了外部的OA
期刊、网络公开课程等教研资源外，高校本身作为知识

传播与研究的重要机构，从教学、科研到管理都积累了

大量的数据资源，大部分可以在校园内开放获取，对了

解学校的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随着智慧校

园的建设，图书馆、教研机构、管理机构等都希望通过

合理的模式来解决各类资源特别是开放学术知识资源

长期保存和统一揭示的问题。

浙江大学近年来在知识资源信息服务方面作了许

多有益的尝试，从网络学术创新环境到机构知识库的

建设，为学校教学科研资源的保存利用积累了大量的

资源储备和技术储备，打造全校性的一体化知识资源

采集、组织、管理和利用的信息化服务体系，提供面

向互联网各种固定和移动终端的知识资源的跨平台应

用，通过用户对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建设

和谐的开放学术知识环境生态系统。

浙江大学的开放知识环境整体规划以知识资源中

心为核心，辐射教学与科研，形成“一体两翼”的框架模

式，如图1所示。通过资源中心的标准化接口，可以汇聚从

系统采集、跨系统交互及用户主动性提交等多种途径获

取的知识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资源实体，也可以是资源

元数据，或者是资源相关性标签等。资源中心经过对知识

资源的聚合、关联等方法，将知识资源提供给各应用系统

或者学术科研平台、网络教学服务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各

种平台、客户端以及移动终端，获得各种知识资源服务。

知识资源中心作为学校知识云平台的重要核心组

件，为一系列知识云服务提供基础。在设计思路上，知

识资源中心提倡开放互联和开放式应用，满足各种开

放资源的采集、存储与利用需求。在开放互联上，知识

资源中心提供开放式资源接口，各应用系统或开发者

可以利用数据接口对知识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以向用户

提供多样性的知识资源服务。知识资源中心提供基于

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模式的跨平台支持。在开放

式应用上，知识资源中心需要对资源分类不断丰富与完

图1 知识资源中心总体框架图

善，制定科学的数据规则、灵活的功能服务，实现与外

界系统的关联，服务调用方式灵活、简单、有效。知识

资源中心以用户体验为根本，充分利用已有项目的技术

成果积累，形成开放式集成的同时，保障系统的高效、

安全、稳定。

4 结语

开放获取作为互联时代新的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

方式，为世界提供了开放存取知识的机会，其发展结

果将改变现有的科学出版性质与机制，改变现有的科

学评价体系。开放获取支持下的学术交流模式淡化了

学术出版的商品属性，恢复了学术成果的公共物品性

质。随着开放获取的发展，图书馆的馆藏范式将发生

根本性变化。图书馆不再满足于文献的收集，或是将

数据作为附件加在文献末尾，而是致力于各种学术数

据的采集和学术过程服务。数字图书馆除了文献资源

外，将为从数据获取（Data Capture）、数据监护（Data 
Curation）、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到数据可视化

呈现（Data Visualization）的研究全过程，提供数据支

持服务，实现数据采集、索引、存储、检索、提取以及与

出版文献的互联，完成数据的重构与知识的创新。

从开放获取到开放知识环境建设，数字馆藏发展

政策将成为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的核心，引领图书馆

跨入数据互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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